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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五十多年前，内战刚刚结束，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就已经吹到了祖

国边陲，西域边疆、游牧圣地、茫茫大草原和起伏绵延万里的疆地山

峦，也渐渐被人们揭开神秘面纱。新疆，古称西域，在逼近一百六十

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里，延续了数千年的文明传承和发展。在这片广

阔的土地上，曾经生活了数十个大小民族，纵然有些民族在历史的卷

轴里不过昙花一现，但是它们留传下来的文明，却延传至今。甚至有

些民族部落，正史里根本就毫无记载，它们的名字和创造的文明，根

本就不为后人所知，可是我们却不能否定它的存在。  

五十多年前的阿勒泰还是国民党统辖下的承化县，在那里居住着

大量的哈萨克人。1949 年 9 月陶峙岳同意和平解放新疆，通电全国，

脱离广州国民党政府，接受共产党军队改编。与此同时，王震是上将，

非元帅王震将军从兰州率领第一军团进驻新疆，不费一兵一卒全面解

放新疆。当时举国欢腾，盘踞新疆几十年的国民党军队正在接受解放

军总部的改编，一些当地的地主武装拒绝收编，策动了一系列的反抗

暴动，整个新疆只要有人的地方，都闹腾得不行。  

可是，就在第一军团进驻迪化的时候，军团里分出来的一支小分

队却只是稍事休整，就在当日晚上趁着天黑离开了迪化市中心。一行

数十人，不到一个连的人马，沿着城郊向北行走，经过吉昌城和石河

子，但都没有进城；他们行踪诡秘，似乎不愿张扬，专挑偏僻的小径

和荒漠行军。那个时候，新疆疆域辽阔，交通不便，一行人走了半个

多月，终于抵达承化，即现在的阿勒泰地区。  

一个连的解放军战士进入承化，稍稍做了休整，准备充分了干粮，

几个军官模样的中年人对着一张地图研究了半天，还找了当地的哈萨

克原住民打听了当地的一些民俗，最后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离开了休

整的旅店，一路向北，进了延绵万里的阿尔泰山。  

他们进山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的踪迹。半个月后，解放

军一个团的兵力进驻承化县城，这个团部也是解放军当时进驻新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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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远的一支部队。他们进驻承化之后，立即安排接管当地军防任务，

团长李长根端着一个从日军手里缴获的军用水壶在那儿喝水。  

他的通讯员突然从院子外面冲进来，跌跌撞撞的还没站稳就啪嗒

行了个军礼，大声道： “报告李团长，急电——”  

李长根差点被呛到，他咳嗽了几声，盖上水壶的盖子扯着喉咙就

骂了起来： “他奶奶的你个王二愣子，什么急电啊，整个新疆不是都

和平解放了吗？ ”  

通讯员王二愣子大声道： “团长，真的是急电！而且电报用的是

我军最高级别的编码编译的，电报前面还加了几个字——”  

李长根瞪了王二愣子一眼，道：“什么字？整得跟大头葱一样！” 

王二愣子翻开文件夹，念道： “绝密——”  

李长根脸色一白，招呼王二愣子进屋。李长根明白，像他这种级

别的干部，能看到绝密电报，如果不是出了天塌下来的事儿，是做梦

都梦不到的。可是在这当儿，能出什么天塌下来的事儿呢？  

王二愣子念道： “总部绝密电文，承化李长根团部，速派两个连

兵力进驻阿勒泰山南麓，搜索我军先遣队踪迹，十二个小时内速报搜

寻结果。王密电。 ”  

李长根愣了，王二愣子也愣了，虽然他们不明白上头为什么要派

他们进山搜索先遣队的用意，可是这个来自总部的密电落款，王，却

是任谁用屁股也能想出来的。  

这是王震将军发的绝密电报。  

军令紧急，李长根草草将部队进驻承化的程序交给副团长来操办，

自己亲自带着两个精锐连急行军进入阿尔泰山，在广阔的阿尔泰山南

麓，将部队分成四个小队，深入山区寻找密电中先遣队的踪迹。  

一个星期之后，团部与李长根率领的两个连的搜寻队彻底失去联

络，副团长带队进山，搜寻了将近一个月，两个连近百号人就像人间

蒸发了一样，就连一丝布片也没留下。  

副团慌了神，立刻向总部汇报情况，不日总部派人来到承化，进

行彻底调查，可是查来查去，都没有丝毫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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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一天，阿尔泰山脚下的猎人向治安临时委员会报告，说在

山脚密林里发现了一具骸骨。总部调查人员正准备撤离，一听情况，

当即前去查看。  

密林的树脚下，躺着一具侧卧的骸骨，那骨头白森森的就像草原

上被鹰鹫啄食空了的大型动物。可是这里是阿尔泰大山里面，树木高

耸，鹰鹫怎么会来这里啄食呢？  

更重要的是，总部调查人员从骸骨身下发现一张羊皮，羊皮上潦

草地画着奇异的图案，猛一看，那图案似乎画的是一只羊头，而且是

瞎了一只眼的羊头。最让人吃惊的是，这幅画画得虽然潦草，可是却

将羊的表情表现得惟妙惟肖，那只羊似乎在笑，笑得诡异异常，让人

看了简直想呕吐，背后不知不觉的就出了一层冷汗。  

那猎人说，两个月前他曾来这里打过猎，却没有发现这里有任何

异常，可是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让尸体彻底腐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即使是被动物啃噬，那骨骸至少也要有被损伤的痕迹啊。  

而且，骨骸出现的时间，刚好是与那只先遣队进入阿尔泰山南麓

的时间非常接近。  

当天晚上，那具骨骸与画有羊头的羊皮一起被密封保存起来，被

打上绝密的标志，加急送往迪化总部，随后又被送往北京封存。  

这次事情之后，总部就再也没有调派过人手进入阿尔泰山，而原

来的驻防部队也在几年之后调离。李长根与他的两个连的兄弟，还有

之前那个先遣队的部队，就像尘埃一样散落在阿尔泰大山之中，没有

人再提过他们。  

二十多年后，“文化大革命 ”刚刚结束，老承化早已更名为阿勒泰

县，驻防部队换了一批又一批，住在这里的哈萨克原住民早已习惯了

军车一辆又一辆地离开，又一辆又一辆地开过来。可是有一天，在阿

勒泰县北郊三十多公里的军区突然开来了几百辆军用大卡车。  

卡车奔腾在干燥的土地上，尘土漫天飞舞，延绵数十里的车队如

同掩藏在尘土里的巨兽，他们载着大量的军用物资冲向军区驻地。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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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成群的野牛队跟着车队一路奔跑，黑压压一大片的野牛跑得地动

山摇，情形蔚为壮观，临近放牧的羊群纷纷走避。  

这支庞大的车队一直搬运了一个星期，才停了下来。一辆绿色军

用吉普车从草原边上开过来，开进军区总部大院，从车里下来一名面

部黝黑的中年人，他的脸庞棱角分明，久经打磨的痕迹十分明显，一

眼看上去显得干练老道。他穿着深绿军装，肩部带着金黄色肩章，肩

章底版上缀有两条红色细杠和四枚星星，陆军大校军衔，最低也是个

副师级人物。  

中年人径直走进军区大厅，皮鞋叩击地板的声音铮铮脆响，在空

旷的军区安全大厅里回荡。一路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中年人漠然

迎接卫兵标准到无可挑剔的敬礼，目光炯炯，直视前方。  

他显得对这个军事基地非常熟悉，圈来绕去，最后坐电梯下到地

下三层。电梯门打开，电梯门口一位女军官响亮地对他敬了个军礼，

道： “王大校，您来了，军长在办公室等您！ ”  

王大校微微点头，看了女军官一眼，示意前面带路。女军官带着

王大校绕了几个走廊，按开一扇电门，王大校跟着她跨了进去。  

书桌前的人已经头发花白，他正躬着身子在写一幅草书大字，那

人笔走龙蛇，抑扬顿挫又行云流水，每一个细节都拿捏得十分到位。 

女军官道： “军长，王大校来了！ ”  

老者直起身子，将笔靠在砚台上，王大校双腿并拢，脚跟后叩，

啪嗒行了一个军礼，道： “军长，王国辉前来报到！ ”  

老者展颜一笑，道： “国辉，我们至少也有几个年头没见了啊，

没想到一从 ‘文革 ’的大牢里出来，就摊上这么重要的任务！ ”  

王大校沉声道： “王国辉请首长下达任务！ ”  

老者拂手道：“国辉啊，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这么火爆的脾气，

得改改。 ”  

王大校低头，老者指着书桌上刚刚写好的几个大字，道：“国辉，

这就是你们此行的任务所在啊——”  

雪白的纸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四个大字， “独目青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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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者深呼吸一口气，道： “国辉，不是我不相信你的能力，而是

此次深入阿尔泰山，的确是凶险万分。那十几名专家就交在你的手上

了，你不但要完成任务，还要安然无恙地把这十几个人带出来，你明

白吗？ ”  

王大校疑惑地看着老者，老者叹了口气，道： “这个秘密，可能

关系到历史的改写，也许我们都只是发掘这真正历史的探路者。 ”  

老者看着午后斜阳，淡然道： “也可能是牺牲者，你要做好这个

准备！ ”  

一个月后，阿尔泰边疆军区地下基地里，会议室坐着不下十余名

军官，宽大的空间全部由精炼钢架构成，空气里弥漫着冰冷生硬的气

息。十余名军官皆是面无表情，肩章上大多数都是两佩镶红边饰加星

徽标，他们盯着桌子上一份从牛皮袋里拆出的文件。  

主持会议的将军咳嗽了一声，凝重地说道： “王国辉部十支探险

特别分队全部失去踪迹，电讯设备更是于半个月前失去与地面联络，

特别搜捕行动小组已经启动。但是根据目前情形来看，情况极不乐

观。 ”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敲着桌子，道： “跟二十年前的情况一样，

中央侦察连，李长根团的两个连为了完成任务，在阿尔泰山南麓彻底

失踪。进了那个地方，就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上

头要找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  

半个月后，搜寻队在阿尔泰山东麓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发现了一个

衣衫褴褛的老人，那人一身是伤，全身上下几乎没有完整的皮肉。那

人就昏倒在山麓边缘，搜寻队将他送到军区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经过

查证，此人正是这次参与阿尔泰山探险的考古专家之一。经过一周的

紧急治疗，该老者终于苏醒，可是与此同时，他的精神已经崩溃，在

大山深处发生的一切，他都无法想起。  

军区医院花了将近三年才治好他的伤，将他送回老家，半年后老

人又恶病缠身，不治身亡。有关这一切的资料，都被军区整理进入档

案，档案经过秘密渠道收入国家档案馆，档案级别为绝对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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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才只是整个故事的开始，有关独目青羊，有关阿尔泰

山深处的秘密，才刚刚走进人们的视线。  

第一章  死亡笔记本  
王大校还在拼命地朝我招手，突然，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了，王大

校的手电照过来。我的心猛地一颤，我看到一个影子，他就趴在我和

老头儿的身上，更确切一点说，是扒在老头儿的身上。  

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小田抽着他经常抽的 “大前门 ”，火光在黑暗

中明明暗暗，微弱的光芒下，围坐的人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冷峻和沉重。

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黑暗，万籁俱寂，一行五人只有三只手电，而且电

池都在濒临耗尽，所以此刻，谁都没有开手电。  

我再次询问小田： “信号发出去了吗？ ”  

小田一脚将发报机踹翻，骂道：“关键时刻，一点用处都没有！ ” 

王国辉是人群里最镇定的一个，他是陆军 7115 师师长，大校军

衔，也是此次考古的专家组领队。在新疆阿勒泰山的这次绝密考古勘

察中，我们经历了这辈子最艰险，也是最恐怖的事情，即使像我这种

活了大半个世纪的人，一下子也难以接受。在这不到三天的阿勒泰地

下岩洞考察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队友，仅仅在横渡地下暗河的

过程中，我们当中就有十多名负责安保的解放军战士死于暗河水怪之

口。  

这里是一个让人感觉恐怖的巨大地下岩洞，我们扎排泅渡了两天

两夜，抵达岩洞腹部，后来水位搁浅，不得不爬上岸。这次考古活动，

是我经历过的最声势浩大的考古，仅仅我们这一组就有十名考古和科

研界的顶尖人物，还配了一名大校师长做领队，将近四十名负责安保

的解放军战士。  

才下到洞里，我就被这支队伍的阵势吓到了，潜意识里，我居然

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我有预感，这次考古一定非比寻常。而事实上，

我们这支队伍，只是考古队的一支，陆续将会有十多支这样的队伍参

与此次考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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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校突然皱起眉，把耳朵贴在地上，仔细地听起来，小田继续

烦躁地抽着烟，火光中，我看到王大校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其他几人也看出苗头不对，都屏住呼吸，眼神跟着大校的脸色变

化不定。王大校突然爬起来，打亮手电，对我们大吼起来， “地下河

涨潮了，大家快往高处跑，别散了——”  

我们此刻正处的位置是暗河的河床，不过暗河的这段早已干涸，

二十多米宽的河床上，铺满鸡蛋大的鹅卵石，人跑起来特别费劲，更

何况我们五人中还有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专家。我与小田一人一个，搀

扶着他们跑，老头儿一向待在实验室里的，跑起来很吃力。  

我们跟着王大校一路朝地势高的位置狂奔，跑了不到十分钟，耳

边就能真切地听到水势跌下的轰隆声了。  

王大校催促我们加快步伐，突然他扭转方向，朝山壁奔去。顺着

手电的光芒，我看到那是一个类似房子的东西，离我们几十丈远。水

流的速度非常快，带着磅礴的气势冲击而下。我搀扶着那老头儿脚下

一歪，差点连我一起摔倒，前面王大校在大声呼叫， “大水淹来了，

快跑——”  

我下意识地拖着那位将近七十岁的老头儿，朝房子奔去，耳边大

水奔涌的声音震耳欲聋，以至于在我因为奔跑而不断晃动的视角里，

只能看到王大校站在房子面前，不停地对我张嘴巴。  

我虽然年纪也不小了，马上奔六十，可是年轻时就四处奔走考古

掘墓，锻炼出一身硬朗的身板，跑起步来不比小伙子差。老头儿被我

连拖带拉，完全吃不消，就要瘫在大水里，我爬上梯形田埂，把他拖

上来背到背上，大水已经淹没到我的胸口。我一直朝上狂奔，离王大

校越来越近，心里一喜，王大校依然保持着歇斯底里的叫喊表情。  

我的心突然一沉，王大校扯着嘶哑的喉咙叫喊着，“拉一下小田，

小田和李教授被水卷走了——”  

我猛然转身，看到小田的一撮头发在水面上晃了两下，消失不见，

而跟他一起的那位国宝级的地质专家，早已踪迹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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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米高处跌落下来的大水汹涌涨起，我狠狠地跺了跺脚，背上

老头儿被一再颠簸，有点气喘不过来。王大校在房子面前，紧咬着牙，

面目狰狞地朝我挥手，让我赶紧过去。我还没转过身来，一个大浪兜

头砸过来，差点把我砸迷糊。  

王大校还在拼命地朝我招手，突然，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了，王大

校的手电照过来。我的心猛地一颤，我看到一个影子，他就趴在我和

老头儿的身上，更确切一点说，是扒在老头儿的身上。  

那个影子叠加在我俩的影子上，头部有一部分探在外面，看轮廓

有点不像是人，它的头很长，就像是某种动物的脑袋。水蔓延的速度

越来越快，已经没时间纠缠这些，我奋力朝前奔跑，终于跨上台阶。

水中的台阶很长，我跌跌撞撞地爬了十几分钟，才抵达房子面前。奔

跑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留意着浮在水面上的影子，是的，我没看错，

水面上浮着的是三个影子，有个东西趴在老头儿的身上。  

王大校一把将我拖上房子前宽阔一些的平地上，我将老头儿放下

来，让他靠着已经铁锈斑斑的栏杆。我仔细察看他的后背，他的防水

外套上除了冰冷的河水，再无别的痕迹。  

王大校用手电照了一圈水面，茫茫大水中，除了翻涌的巨浪，别

无其他。虽然活了将近半个世纪，可是面对队友的葬身山洞暗河，我

还是忍不住一阵悲伤。王大校拍了拍我的肩膀，没有做声。  

我忍不住问道： “刚才你在我背上看到什么东西没有？ ”  

王大校默默地点着头，关上了手电，整个世界就这么黑暗下来，

只有十几米下翻涌震撼的水声奔涌而过。  

“是什么？你看清楚没有？ ”我急道。  

“青羊——又是那只羊——”王大校黯然道。  

我的心猛地一阵颤抖，冷汗顺着背脊流下来，又是它，难怪王大

校眼睁睁看着我们在水里挣扎却只有招手呐喊的份。  

王大校冷峻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转头看我一眼，道： “也

许上面送我们下来，本来就是一个错误，虽然我是军人，可我还是觉

得我们不该来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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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他打亮手电，朝前走着准备去推房子的门，手电光中，我

看到王大校突然停了下来，他看着两米多高的铁门呆住了。  

我也跑到他旁边，一看之下，手足冰冷，爬满铁锈的大铁门上画

满了邪恶阴森的羊头。看上去这些画儿全都是由红漆所绘，有的油漆

已经斑驳脱落，寥寥几笔，就将羊脸上诡异邪恶的表情展露得淋漓尽

致。  

特别是那只眼睛，直钩钩地看着你，目光中有着不加掩饰的怨毒

与阴冷，更让人觉得恐惧的是，它好像在笑，虚伪恶毒的笑容。就好

像是一个粗鲁的大汉，却偏偏学大家闺秀在梳妆台前描眉画眼，让人

看了就想吐。  

王大校看了我一眼，伸手推向铁门，那门没有上锁，也没有因为

这么多年的地下腐蚀而使门轴卡壳，“吱 ”的一声，很轻易地就被推开

了。  

这时，我的脖子上突然一凉——  

袁森放下笔记本，看着杨健教授，道： “那只独目青羊到底是什

么东西？ ”  

杨健教授没有说话，他推开窗户，夕阳将整个天边涂抹得一片通

红，夏日的凉风吹动窗前的老梧桐，树叶发出沙沙的碎响。  

将头伸出窗外，他深深地呼吸着凉风带来的清新空气，可是心头

的压抑又浓重了一分。每一次重看那本日记本，他心头就有一种说不

出的难受，他的疑问也会随之多一分。  

残阳打在泛黄的工作日记本上，钢笔字迹已经变得颇淡，袁森自

言自语着，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羊——青羊——”  

这本日记本有几十页，除了开头那部分写了满满几页之外，剩下

的要么半页纸，要么寥寥数笔，有的甚至是一两句看不懂的话，连语

句都不通顺。  

袁森重新翻开一页，这张纸上写的内容比第一篇要短得多，简直

是两个极端。袁森甚至很难相信，在那样恐惧和黑暗的环境下，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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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会把第一篇写得那么详细，细致到每一个动作都记录得那么准确，

可是为何每篇记录上都没有标注日期呢？  

第四天了，我现在只能根据防水手表来确定白天还是黑夜，这个

大到让人恐怖的山洞里，到处都是一片漆黑，手电电池濒临枯竭，无

底的黑洞让人陷入绝望。  

我与王大校分析了几次地图，突然醒悟过来，我们居然走进了一

条岔路，可是这个山洞却又与地图上标注的山洞极其相似，就好像是

原模原样复制过来的一样。  

我们都陷入了沉思，小田没死，他被大水冲进地下河，被浅滩上

的石头挂住保住了小命，可是跟他一起的李教授却再也没有消息，生

死未卜。而我和王大校也已是满身创伤。这几日来发生太多离奇的事

情，就算花掉我们几辈子的想象力，恐怕也不会想到这几日里的遭遇。 

我们惊奇地在这里发现了大量日本人留下的工事，甚至还有庞大

的火药库，以及其他的电力通讯设施。这些东西都让我们感到莫名其

妙，因为在近代史上，只有英、俄入侵过新疆，日本人当年只染指中

国中原地区，他们怎么会跑到新疆来修建如此庞大的工事呢？  

我们蹲在日本人建造的地下走廊里，小田不停地抽着烟，火星一

闪一闪。王大校拍了拍他的肩膀，小田机灵地给他递了一支 “大前门 ”。 

老头儿靠在冰冷的水泥墙上，无力地说： “既然走错了路，我们

就得想办法快点回去，再这样走下去我们就是死，现在都弹尽粮绝

了！ ”  

王大校划亮打火机，火光照着他坚硬的面部轮廓，他是我们的领

队，如果要退回去，也要他点头同意。  

王大校摇头，道： “现在地下河涨水，我们原来走的路线都被水

淹没了，再说——”  

他望着我，眼里泛着红光， “我的兵不能白死，那个羊头到底是

什么？我一定要弄清楚！ ”  

隐隐的，我在王大校的眼里看出一丝不安，我的心里也渐渐升起

一阵压抑，地下走廊里温度很低，可是我还是没来由地出了一身冷汗。 

10



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窥探着我们，它就藏在黑暗中，不声不

响，瞅准机会一举将我们全部杀死。  

我的脑中回忆着当时的情形，巨大的山洞里，我们的竹筏撞上暗

河礁石，意外拐进侧洞。侧洞水势下斜，有几只竹排差点兜底翻，我

们经过几次转折，水势才平缓了下来，我们顺势绕进一个小洞口。  

洞口里面豁然开朗，地下河并不宽，河边是浅滩，铺满了碎

石子。这个山洞很奇怪，它的结构就像是一个穹顶扣起来的一样，十

分开阔。我们在浅滩上意外地发现了许多石雕，那些石雕或倒或立，

有的面容已经模糊斑驳，有的还可以看清大致的样子。这些石雕表层

都很脆弱，估计许多年前地下河水深，它们就一直被潜藏在水里，后

来水位下降，它们才浮出水面的。  

有战士将一座倒立的石雕扶起来，意外地发现，那是一个人的半

身雕像，它的面容比正常人粗矿，有点像未进化完全。不过让人吃惊

的是，它只有一只眼睛，就像中国神话中二郎神那样在额头上长了一

只眼睛，但正常双目的位置却是一块平整。  

这个时候，大家才注意到，那些模糊的石雕轮廓都像是羊，而且

是瞎了一只眼睛的羊。很快去前面探路的战士跑回来，他们在山洞洞

壁上发现了大量壁画，壁画内容古怪，画的全部都是只有一只眼睛的

小人。  

我和几位专家跟着探路的战士过去，走了一百多米，在浅滩梯田

顶端，果然看到那墙壁上雕刻的壁画。壁画很长，但是最吸引我的却

是壁画里只有一只眼睛的小人，还有被他们奉为神灵的独目羊。  

我们当时都很振奋，没想到意外地在阿勒泰的山洞里找到了春秋

时期神秘的独目人遗迹，这个部落以神秘著称，鲜少记录进史册，但

是国外有专家研究证明独目人拥有过极端特殊的文明。  

我看着壁画上的场景，一股说不出的凉意遍布全身，那只羊的神

态是那么的诡异，它好像在看着你笑，可是你仔细看，它又好像是在

哭，让人毛骨悚然。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一阵狞笑，我的心里一沉，那

笑声又变成午夜的嘤嘤哭泣，我猛地一激灵，扣响了手枪的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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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贴着王大校的面皮飞过去，打在岩壁上，王大校寒着脸，其

他人也都盯着我，怪声突然停止。  

我瞪着王大校道： “你听到那声音了吗？ ” 

王大校疑惑地继续朝我看，摇了摇头，其他人也是一脸茫然，摇

着头。我的心一凉，道： “这里不对劲，我们快离开这里！ ”  

这时，“轰 ”的一声，几名战士撬开了岩壁侧面的一道石门，那门

密封许多年，打开后腾起一阵白雾，围观的战士纷纷让开。  

王大校拍了拍我的肩膀，道： “放松点——”然后收起了枪，朝石

门走去。技术员鉴定空气无毒，王大校跨进山洞，他的几名警卫员和

专家也跟着进去。  

石门背后的山洞不大，仅容两人并排进入，我们绕过几道弯，看

到白雾中赫然出现一具棺椁，若隐若现。  

几名警卫员推开棺椁，里面是金棺，警卫员合力推了几下，金棺

纹丝不动。后面人递过来撬杠，抵在金棺盖下，左右各三人，数着一

二三一齐撬起来。我有点茫然地站在众人身后，我这大半辈子，也挖

过不少墓穴，遇到过的怪事数不胜数，可是这次还是让我有点懵。六

名解放军战士大喊着口号，军人硬朗的口号将山壁震得颤抖，我猛地

醒悟过来，叫道： “快闪开——闪开——” 

棺盖哗啦被掀开，一片黑影划过视线，王大校的警卫各个身手敏

捷，瞬间卧倒在地，但是还是有两个没有避开，被喷到脸上。  

那东西我当年参与考察汉代古墓的时候见过，叫火磺，其实就是

浓度比较高的硫酸经过一些特别的处理。墓主人为了防止被盗墓，经

常会在砖墙里放一道火磺墙。那两个战士脸上一片模糊，在地上翻来

滚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糊的气息。立刻就有医务员跑过来，将他

们抬下去，王大校一脚踢翻了棺盖。  

手电光中，一具骷髅呈现在我们面前，然而让人吃惊的是，那并

非是人的骨骼，似乎是一只野兽的，就像是羊，但是体型却比普通羊

大了将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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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羊居然被放进金棺里，古代葬礼，极端注重身份地位，能享

受到金棺棺椁的肯定是非富即贵的显赫人物。可是一只羊要享受这样

的礼遇，确是让人吃惊得很，难道是？  

我的心一颤，果然，羊的两只眼眶不一样，一只呈黑褐色而且眼

骨处有不规则切口，另一只呈暗黄，很显然羊的一只眼睛以前遭受过

创伤。也就是说，在死之前，它是瞎了的，它就是壁画上的独目羊。 

我的心一沉，莫名地觉得这个地方诡异得很，这时，王大校从那

只羊的脖子上解下一个东西，在手电光里，我看出来那是一块玉，晶

莹剔透的玉。那块玉有半个手掌那么大，雕刻出羊的轮廓，果然，与

壁画中刻的一模一样，那是一只独眼的羊。  

王大校看了半晌，将玉递给我，那的确是一块美玉，色泽柔和，

白度和润度都非常不错，甚至远远超过了一些古墓出土的玉石。  

我翻过来，看到玉的脸，那只诡异的眼睛，正阴森森地盯着我，

就仿佛切进了我的心里一样，耳边再次响起那种狞笑。我吓得手一哆

嗦，玉跟着从手里掉下去，王大校一探身子，接过玉。  

山洞的其他人也都很奇怪，小声道： “他今天是怎么了？ ”  

王大校没有说话，将玉递给一位专家保管，转身走出山洞。  

这里的地质勘测基本结束，根据勘测数据推测，这里应该是地下

河的一条支流，在前面肯定会融入主河道里去。大家登上竹筏，沿着

河道漂流下去，一路穿大洞走小洞，绕了无数个弯。而我则在回忆着

那幅岩画的内容，还有那只让人恐惧的独目羊，为什么只有我能听到

那声音，而别人听不到，难道真是幻觉？  

我将视线放长，盯着一排又一排的竹筏顺水而下，突然我发现有

什么不对。我转头对王大校道： “我们好像少了一些人——”  

王大校数了一下人数，果然发现少了五个人，可是在离开之前，

我们还清点过人数的啊，那五个人是在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地在我们

眼皮底下失踪的呢？  

而这，只是我们噩梦的开始——  

袁森重新翻开一页，那页只有潦草的一句话，老头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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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记录都很潦草，最后几页上写的都是同一句话，青羊玉，

噩梦——  

二十几页后面，剩下的工作日记本部分已经没有了，就好像是被

人硬生生地撕掉了一样。  

袁森合上工作日记本，陷入沉思。青羊玉，他们在阿尔泰大山的

山洞里究竟遭遇了什么？剩下的一半日记又去了哪里？这些都在他

的心中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他抬头看向杨健教授，杨健抽着烟望向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空，

目光是那么的深邃而惆怅，难道这也是一直以来困扰他的谜团吗？  

第二章  沙漠迷尸  
杨健教授手指在照片上连连点着， “你看这里，这个凹下去的弧

形，就像是眼睛，你再看山顶岔开的地方，一分为二，应该是个悬崖，

它就像是两只角，对不对？你再看这里——”  

袁森越听越觉得身上冷飕飕的，是的，没错，这座山峰看起来就

像是一只羊头，独目羊头。  

杨健教授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撕开了的牛皮纸袋，上面打着加

急 EMS 的标志，在日光灯的雪亮光芒照射下，显得格外刺眼。  

杨健教授从牛皮纸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袁森，袁森疑惑的接

过，看得出照片很新，如果不是新拍，至少是新洗出来的。  

不过照片很模糊，还有曝光过度造成的失真，照片看上去灰蒙蒙

的一片，应该是在阴雨天拍摄的。照片的取景很远，拍摄地是一片茫

茫群山，照片的视角指向远处的山峰，山峰上是绿茵茵的树木和偶尔

光秃的山石。  

袁森看了十多分钟，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张相当普通的照片，

确切地说是一张拍得很失败的照片。  

拍照的人，应该是一个刚摸相机的新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新。

这照片看上去取景既不规范，又不懂透视角度，而且胡乱曝光，应该

是一个只知道乱按快门的人照的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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